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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GIS 或 PPGIS)是参与式理念和方法与地理信息技术与系统(GIT&S)结合后的

应用领域。20 年来, PGIS 被世界各地作为促进社区和公众利用 GIT&S 来组织科学和乡土空间信息的一种技术

或工具, 也作为一项有效的参与式规划支持系统(PSS)。基于 PGIS 文献研究和作者的实践, 首先较全面地介绍

了 PGIS 兴起的技术和社会背景; 然后基于参与理念, 澄清其对传统 GIS 择优与摈弃后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 
最后, 根据不同项目对参与程度(质量)的不同追求, 将其分为基于网络 PPGIS、社区融合 GIS、可视交互式 PGIS
和参与性 GIS 等 4 种应用形态, 并分析其当前研究进展。研究表明, PGIS 还处于发展之中, 仍有许多技术、社

会和政治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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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ticipato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GIS or PPGIS) is the spontaneous linkage of participatory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wit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iques and System (GIT&S).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it was both a technology and a 
tool for assisting communities and the public to organize scientific and indigenous spatial knowledge systems by using GIT&S. It 
was also a planning support system (PSS) for effective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at community, regional levels. 
Based on the reviewed references and authors’ perspectives of PGI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the techn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of PGIS. In the context of participation,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s the main features of PGIS (after screening the merits 
against the demerits of traditional GIS). The paper further evaluates the global application patterns of PGIS under participatory pro-
grams and conditions. The paper specifically notes web-based PPGIS, community-integrated GIS, visual-interactive PGIS and GIS 
for participation. The review shows that PGI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require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technical,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of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Participato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iques and system, GIS, Web-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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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articipato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GIS)是近年来地理信息技术与
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ys-
tems, GIT&S)应用领域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 [1], 它
是将通过参与式理念与方法获取的信息用GIT&S来
表达而兴起的一个交叉应用领域[2]。PGIS 通过复杂

现实世界与各种信息形式的有效联系, 促进社会学
习过程, 支持社区内外的平等沟通, 扩大公众参与
公共决策的范围。本文通过分析 PGIS 的研究文献, 
结合作者的实践, 简要回顾 PGIS的发展历程, 总结
PGIS 蕴涵的参与性及其主要特征, 并按各种 PGIS
实践对参与质量或程度的不同追求及运用领域, 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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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将其在国际上的应用分为几种形态, 分析其兴起
20年来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1  PGIS 的兴起 

1.1  对传统 GIS的批判 
GIS 是人们为探索复杂的空间世界而建立的模

拟模型, 但它起初是由专家掌控和操作的“黑箱式”
专家系统。Tomlinson最早认识到 GIS与公众参与结
合时存在着许多非技术性因素[3]。Chrisman[4]也指出

除技术因素外, GIS运用中还蕴涵着社会、政治和伦
理等方面的意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 来自不
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广泛关注 GIS 应用中过多代表强
势集团利益而过少反映边缘人群意愿的问题, 在北
美曾引发一场“GIS与社会”讨论[5−11], 激烈地抨击
GIS中所隐含的实证主义和霸权主义力量。 

文献表明, 传统 GIS 过分强调不必要的精度, 
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使不良数据合法化, 进而使技
术精英们控制和使用空间知识和工具成为正当理 
由[12]; 传统 GIS“高科技”的灵光会给人造成假象, 
强烈影响决策者, 进而弱化对当地社区和公众意愿
的追求, 与公众参与的目标背道而驰; 对 GIS 工具
及其产品的过分依赖, 强化技术统治论的主张, 并
导致人类知识倒退回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年代 ; 
掌握传统 GIS的“精英们”增强其对 GIS特殊知识
和技能进行控制的能力和技术, 具有潜在的反民主
性; 传统 GIS 无视技术的政治影响, 政治意义不准
确和含糊不清, 不能表现基本权力关系, 不反映实
际政治进程和社会−政治权力的现实[2,13−14]。 

事实上,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许多人就认识到
公共事务的规划或决策已经无法以传统的自上而下

的专家方式来进行, 从此基于参与理念的规划或决
策方式逐渐发展[15]。参与(Participation)就是赋权予
弱势公众, 让当地民众能够握有发展的主导权, 作
自己的分析和决定, 并且获得能力、自信的过程。
赋权(Empowerment)则是某些人的行动促进了使某
些人获得权力或让某些人理解到他们所拥有的潜

力。通过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s)的参与, 凝聚社区
民众的意愿, 提升他们对事件的了解; 并通过赋权, 
达成对事件决策的共识和达到能力建设的作用, 实
现以当地社区为主体的决策目标[16−17]。 
1.2  PGIS的兴起 

基于“空间就是社会关系, 其中蕴涵着复杂权
力关系”的观点, PGIS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 20世纪
80 年代末期兴起的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
ping)技术[18]。伴随着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技术(现
被称为参与式学习与行动, 简称 PLA)的演进, 发展

工作者开始尝试运用如示意图(Scale mapping)这样
的参与式制图方法 , 来激发当地公众的参与热情 , 
唤醒乡土知识[16]。它不仅可以弥补专家主导制图方

法(如情景分析)难以促进社区、研究者与决策者等利
益相关方之间有效互动的缺陷, 而且不用采用复杂
而费时、有比例的正规制图技术, 在当地公众与外
来者间建立信息沟通和合作关系[19]。然而, 由于参
与式制图产生的地图存在地理比例失真、内部信息

不一致和文化误解等固有的局限性, 使得这种方法
还不能成为正式规划的依据[20]; 而且当时在一些国
家, 航片、卫星影像和大比例尺地形图都由政府控
制,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公众要得到这些数据受
到种种限制。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 GIS、GPS、RS 软
硬件的不断降价以及可以通过互联网开放地获取地

理信息数据, 使得空间信息技术得以迅速发展, 非
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少数族群和其他社会上的非

政府部门可以越来越容易地获取先前由政府部门控

制而未公开的空间数据, 因使用专业地图受限而被
剥夺了应有权利的这些群体和组织, 从此有机会改
变自己在决策中被边缘化的地位。 

世界各地的发展工作者大量开发赋权予下层社

会民众运用的 GIT 技术[14], 携手在世界各地开展了
许多非传统 GIS 实践, 从此 PGIS 逐渐兴起。例如: 
有人把 GIS 运用到北极和热带地区的自然资源参与
式制图中[21]; 有些环境学家尝试用基于社区的 GIS
来促进环境平等[22]; 国际上一些非政府组织、援助
机构和政府部门在实施可持续发展项目中也在着力

推动社区发展与 GIS 的结合[19,23−29]; 中国台湾地区
有学者用 PGIS(或 PPGIS)分析 GIT对少数民族的赋
权或边缘化的影响, 促进民众参与传统领域调查和
传统知识的整合[30]; 在中国大陆, 有学者用 PGIS构
建参与式规划支持系统[31−32]; 有环境学家基于 PGIS
建立流域决策支持系统 [33]; 有的农村发展项目用
PGIS促进少数民族社区的环境决策参与[34−35]。 
1.3  PGIS的存在形式 

PGIS 目前主要有两种存在形式, 在文献中分别
被称为“PGIS”或“PPGIS”。 

英国等欧陆国家的组织在其推动的国际发展项

目中更倾向于使用前者。它是基于社区的对空间信

息管理的应用 , 是参与式学习与行动(PLA)方法与
GIT 新兴的结合体。它结合了包括示意图、立体地
形模型、航片、卫星影像、GPS 和 GIS 在内的各种
地理空间信息管理工具, 用以将人们的空间知识组
织成虚拟的或物理的、平面的或立体的地图, 作为
交互式空间学习、讨论、信息交换、分析、申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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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媒介[2,13]。 
而作为后者的公众参与 GIS(Public Participation 

GIS, PPGIS)在北美及其在第三世界的研究或发展项
目中大量使用[14,36−37]。它的开发是为了克服城市中

心区和少数族群社区民众应用 GIS时所面临的障碍, 
促进 GIS 的社区运用。PPGIS 主要在大学、非政府
组织、当地社会团体、政府的公众参与机构中运用, 
他们将 GIS 与多种现代沟通技术相结合, 促进在当
地群体中的对话和数据共享, 强调公平和“环境正
义”的空间意义[38−39]。 

术语“PGIS”和“PPGIS”目前仍在平行使用[2,39], 
以前还有人采用融合社区GIS(Community-integrated 
GIS)[40]、自下而上 GIS(Bottom-up GIS)[41]及反制图

(Counter mapping)[42]等。称谓的不同反映了它们各

自不同的发展起源、应用形态和对参与质量和目标

的不同追求, 也说明 PGIS仍处于发展初期。 

2  PGIS 的主要特征 

PGIS研究者笃信 GIS所依附的社会属性、政治
影响和文化意义, 同时秉承了参与的理念。因此, 作
为参与式规划或决策的支持系统, PGIS 的每一特征
既表现出对传统 GIS 所表达的空间信息的择优与  
摈弃 , 也必然表现出与参与式规划或决策相同的 
特征。 
2.1  PGIS突出技术服务于人 

常规GIS仅为少数专家所使用, 而 PGIS体现以
人为本的理念。PGIS的目标用户是所有利益相关者, 
从应用之初, PGIS就与所有用户群体一起合作开发, 
因此 PGIS 关注的焦点是与利益相关方一起或由利
益相关者自己进行有效参与和实施。PGIS尤其将当
地民众的需求摆在优先于 GIS 技术的位置上, 在决
定何种 GIS 适合社区用户群体以及他们将如何操作
GIS时, 如果GIS构建技术既不与社区进行讨论, 也
没有他们的参与, 还忽视他们的需求, 会使其不知
所措。因此应用 PGIS也是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PGIS
的开发和实施鼓励社区在真实世界中边干边学[19]。 
2.2  PGIS集成系统功能, 强调用户友好性 

PGIS汲取传统 GIS系统功能有益的方面, 摈弃
传统“黑盒”嵌入式专家 GIS, 基于“面向对象的数
据库系统”开发规划支持系统 (Planning support 
system, PSS), 既保证系统的开放、透明, 又确保系
统的可行、可靠和用户友好。PGIS要求只有用户同
意, 才可以将规划支持系统纳入 PGIS, 否则必须将
它去除[19]。PGIS突破传统 GIS采用大量主题图层的
建构思想, 具有系统模拟和决策支持能力, 只运行
限量对象, 每个对象又各有其对应的数据库[19]。例

如: 许多 PGIS 研究[32−33]都采用准确可靠的真实影

像数字地图作为 GIS 制图平台 , 这被认为是发展
PGIS 的前提, 因为高分辨率、真彩数字正射地图能
让那些没有接受过制图训练的人也能准确、可靠和

容易地判读。理想情况下, 为充分发挥 GIS 的能力, 
PGIS依赖于GIS建模策略的选择集成和软件的支持, 
通过系统设计和开发加以集成。 
2.3  PGIS的全程性 

PGIS 必须构建一个体现参与和赋权精神的
PGIS过程[28,32], 此过程要比 GIS“技术”问题或 GIS
的专业操作人士所需的特殊技能更重要, 参与者以
GIS为平台, 通过记录、保存、重现和共享空间信息
和分析为沟通媒介, 对事件进行学习、争论及妥协, 
进而达到沟通、合作、协调与协作[17,32]。行之有效

的 PGIS过程可避免各方可能的争执, 从而保障所有
民众平等的参与机会, 容易实现决策或规划的共识
性, 是一个整合各方意见的理想方法和完全民主化
的决策方式[26]。 
2.4  PGIS的当地性 

很多研究表明 [32−33], PGIS 还具有鲜明的当地
性。计算机或 PGIS过程中生成的各种图表必须放置
在社区的公共场合或社区成员容易接近的地方, 对
所有社区成员都应开放。当地居民在需要时能获得、

查询、输出信息, 并在社区中传播、讨论和反馈。
只有这样, 地图、资源信息、经济机会和环境问题
才可以在全社区内迅速传播。 
2.5  PGIS的多层面性和广泛性 

对所有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是 PGIS 的重要议
题之一, 也是它有别于传统 GIS 的一个重要特征。
PGIS 在具体构建过程中, 将定性和定量信息数据结
合、“专家”知识与乡土空间知识(ISK)结合, 支持所
有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规划或决策中来。其实践意义

在于: PGIS 借助于高科技手段来表达社区的乡土空
间知识, 以达到促进社区民众、规划者和决策者等
利益相关者间的空间信息沟通的目的, 也避免了利
益相关者之间不必要的争议[12,32]。这样, 一方面, 由
于赋予社区乡土知识以“科学的”权威, 从而保证
了其结果(如地图产品)的科学性和多层面性; 另一
方面, PGIS 构建了利益相关者的高质量参与过程, 
保证了其作为参与式规划或决策支持系统的广   
泛性。 

总之, PGIS 与传统 GIS 不同, 它是所有利益相
关者都使用的系统。因 PGIS表现出与参与式规划相
同的特征, 如当地性、多层面性、广泛性、全程性、
持续性、共识性等[15], 因而也表现出复杂性、灵活
性等特点。这种具有多重综合的特质, 使 PGIS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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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了传统 GIS 的功能, 还赋予 GIS 以参与和赋权的
意义。如果在公共事件中能够恰当地运用 PGIS, 让
那些提供文化敏感空间数据的公众能自己获取、控

制和利用这些数据 , 进而会激励创新和社会变革 , 
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43]。 

3  PGIS 的应用形态 

Arnstein[44]在其公众参与阶梯理论中指出参与

具有不同的质量或水平, 并指出“低程度参与”类
型具有负面性。而 Dorcey等[45]认为不同质量或水平

的参与可能都是合理的, 要采取何种参与程度是由
决策所寻求的结果决定。Jackson[46]据此提出一种用

于选择最佳公众参与的策略。她发现, 所有的公众
参与层次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针对特定利益相关者

时才是适合的, 不同的参与质量可以对应不同的设
定目标; 在组织参与项目中, 确定最适宜的参与质
量之前需要设置合适的目标 , 例如单向沟通
(One-way communication)的参与程度可以达成“告
知”的目标, 双向沟通(Two-way communication)可以
达成了解公众反应的目标, 咨询可以用于寻求不同
想法, 转变解决方案, 而分享决策这种最高参与的
程度可以达成寻求共识的目标。 

因此, 项目的参与目标不同, 各自采用的 PGIS
策略也有所差异, 不存在“普适的”PGIS[39]。与传

统 GIS运用更关注技术本身相比, PGIS研究者更加
关注什么是行之有效的 PGIS 实践 (Good prac-
tices)[2]。以下, 笔者依据上述参与的质量理论, 尝试
将 PGIS(或 PPGIS)的建模策略分为以下 4 种形态, 
阐述它们在国际上的具体应用。需要说明的是, 这
些典型应用形态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界线 , 相异的
PGIS 形态, 正是它遵循不同决策目标而采用相应参
与水平原则的具体体现。 
3.1  基于网络 PPGIS 

近年来 , 一种被称为基于网络的 PPGIS 
(Web-based PPGIS)的方法被广泛报道 , 尤其用于 
发达国家和城市发展较快国家的城市地区。Carver
等[47]将他们基于网络的 PPGIS称为在线决策支持系
统(DSS)平台, 强调空间信息的双向沟通, 以实现在
线讨论、在线调查等目的; Peng[48]通过研究指出, 公
众可以通过基于网络的 GIS 向市政府报告路灯损坏
的地点、表达新建公园区位的建议等, 市政府人员
也可以借助网络传达施政理念与信息。中国香港规

划署[49]利用 GIS 咨询公众, 开展景观资源调查和景
观特征评价, 用于研究和评价香港具景观价值的地
点, 并将研究成果向公众公布; 在中国台湾地区也
有过此类运用的报道[50]。这类系统发展各种用户友

好的、易于操作的平台, 着力将 GIS 技术的复杂性
掩藏起来。它所提供的沟通平台, 使公众能通过互
联网络环境了解官方数据信息, 进而介入政府机构
的决策, 从而提高当地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改善公
众与公共服务机构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提高政府决
策的有效性。 

然而, 互联网再普及“数字鸿沟”也永远存在, 
填平这一鸿沟并非如点击鼠标般容易, 城市存在不
使用网络的老年人、蓝领人士, 广大农村、欠发达
的第三世界互联网和电脑还不普遍等, 人们普遍质
疑通过互联网所表达的公众意见是否能真实反映所

有公众的声音[51]。同时, 由于其高技术投入的特点, 
这一 PGIS形态只局限于在发达地区运用。 
3.2  社区融合 GIS 

参与的精神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互动

(Multi-way interaction), 即所有参与方 , 无论是政
府、民间组织、民众等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平等地

表达意见、传递信息, 而不仅仅是政府与公众二者
间的参与、沟通与协调。在很多案例中, 利益相关
方通常不只两个。Craig等[52]大量研究都认为, PGIS
要达到参与的高质量, 不就 能被少数人所操纵或主

宰, 必须完全达到多元互动的沟通, 尽可能具备多
元化的功能, 才能充分体现参与的理念, 进而实现
共识的决策。 

在北美, 一些政府研究机构和当地社区组织合
作, 致力于开发和改善 GIS 的使用界面, 使其能被
稍加培训的人士所利用, 并将 GIS 技术结合到社区
的日常管理工作当中, 提高当地社区的能力, Harris
等 [40]称这类 PGIS 形态为社区融合 GIS (Commu-
nity-integrated GIS)。他们的研究强调项目的能力建
设, 包括获取软硬件、开展个人和小组培训、生成
数据图层、指导项目发展过程、把参与的机制引入

技术讨论会、提供不间断的项目咨询以及评估项目

的重要方面等, 从而使当地公众参与到规划过程之
中。当地社区公众在通过适当培训的前提下, 能够
保证他们享用政府信息公开的数据, 促进项目决策
过程的参与和沟通。 
3.3  可视交互式 PGIS 

在现实世界中, 当地社区团体和民众很可能不
懂电脑和 GIS, 从而接受这方面培训的可能性很低。
为此, 一些 PGIS实践者着力于“隐藏”GIS的技术
性而突出其“参与”的方面, 通过运用可视化工具, 
将人机界面(Human-computer-interface, HCI)技术引
入 PGIS设计, 鼓励公众最大化地参与项目的不同阶
段。Al-Kodmany[27]在芝加哥的一个参与式规划项目

中采用了 3种不同的可视化工具: 徒手画、GIS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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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照片处理技术。在项目研讨会上, GIS与一位画
家配合, 用 GIS 展示地图和影像, 而画家则快速捕
捉人们发表的意见并绘成草图; 通过计算机图片处
理技术使与会者看到他们提到的各种模拟现实的设

计方案, 供大家进一步讨论。Al-Kodmany 认为, 徒
手画和 GIS 对诊断问题和集思广益最有效, 而采用
计算机图片处理技术在设计阶段对找出解决方案非

常有效。 
为使 GIS 更接近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的被边缘化

社区 , 在东南亚地区发展了参与式三维地形模型
(Participatory 3D model, P3DM)[29]方法, 它也属于可
视交互式 PGIS应用形态。其开发过程为: 在与社区
讨论的过程中, 发展工作者与社区公众一起, 用普
通地形图为底图, 用普通材料制作成一定比例的地
形(立体)模型, 并将当地公众的意见表达到模型上; 
然后通过拍照提取该模型上所反映的信息, 再通过
GIS 数字化处理生成数据, 用于此后规划的各个阶
段。P3DM的开发者发现, 当他们与当地群众一起用
制作好的地形(立体)模型进行讨论时, 当地群众更
容易把自己的空间知识按一定比例、准确地理空间

定位的方式勾绘出来。然而, 他们自己也认识到, 这
种方法非常费时、费力, 在更大范围的运用有限。 

也是为了提高利益相关者间互动的有效性, 在
中国云南、东南亚及新西兰土著人社区中曾采用过

一种强调移动性、可视化的 PGIS形态——移动交互
式 GIS(Mobile interactive GIS), 在当地的参与式规
划中发挥了良好作用[34−35,53]。该方法采用一些便携

式设备(如手提电脑、数字化仪、数码相机、投影仪、
扫描仪和发电机)来辅助开展社区 PRA 调查。通过
PRA 调查获得的图绘空间信息可以在现场马上转换
成计算机接受的格式, 形成可视化的结果, 然后在
全体社区成员参加的研讨会上用屏幕展示出来, 供
大家一起讨论、修改和提意见。显然, 这种方法对
规划人员的能力和有效的移动设备有较高要求。 
3.4  参与性 GIS 

许多 PGIS应用形态强调GIS服务于人, 参与过
程要比专家提供 GIS 技术解决方案更为重要, 通过
GIS来赋权社会[25,54]。因此用 PGIS来设计规划支持
系 统 (PSS)时 , 强 调 信 息 沟 通 和 运 用 灵 活 性
(Flexibility)的原则。信息沟通的原则要求系统不仅
能够有效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传递信息, 还必须能
够协助他们表达意见而无任何阻碍; 参与式规划支
持系统具有复杂性, 各规划项目的信息投入与产出
都无法事前完全掌握, 因此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灵
活性才能应对多样的情况。 

Cinderby[55]将他在南非采用的 PGIS 称为参与

性 GIS(GIS for participation, GIS-P), 用于自然资源
管理中白人与黑人社区间的冲突; 后来他又将此方法
用于英国城市的空气公众监测、公共卫生等领域[56]。

王晓军等 [15,17,19,31]在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与监测项

目中也采用了与 GIS-P 相似的方法, 用以设计其项
目的规划支持系统。其过程如下: 规划人员与当地
关键知情人一起判读本村的正射影像地图(比例尺
1∶5 000 左右), 共同确定环境特征, 澄清现有的主
要问题和潜力; 将醋酸纸覆在图上, 由村民自己用
可擦写的水溶性彩笔按村民的分类绘出各种信息 ; 
然后由规划者对这些乡土空间信息进行处理, 形成
GIS 草图, 并反馈给村民核实, 再向各相关部门报
告讨论结果; 在各利益相关方中间反复沟通后, 将
成果分发给各利益相关者, 成为未来参与式规划中
多方合作工作的平台[31−32]。 

GIS-P 过程基于参与者的能力和需求, 如村民
的教育程度不高、当地规划机构中设备不充分等情

况来设计的。它不必向当地民众提供如何操作 GIS
的培训, 当地民众也不必知道 GIS-P 是如何构建的, 
更不必关心信息是如何后期处理的, 但仍能达到在
规划各阶段激发当地社区意见的目的 , 赋予民众  
分享输入和输出信息以及决定如何利用这些信息的

权利。 

4  讨论与结论 

目前, PGIS 开发者不断研究如何在实践中处理
好参与理念与 GIS 技术之间的矛盾以及二者结合后
可能产生的后果等问题[2,13,22]。虽然出现在世界各地

的 PGIS应用形态非常不同, 然而它们至少发挥着两
个基本作用: 一是 PGIS可以作为空间信息探索工具, 
将科学知识和乡土知识结合后用于规划或决策的问

题诊断过程中 ; 二是作为利益相关者间沟通媒介 , 
用于空间信息的学习、讨论、交流、分析、表达和

决策。因此 PGIS强调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必须能分享
GIS 信息和地图产品[57−58]。然而, 由于其固有的参
与性、复杂性、灵活性等特点, 决定了对它如果使
用失当, 有被误用的风险。 

总之 , 无论 PGIS 运用于何时何地 , 所有对
PGIS方法的应用都要首先回答同样的问题: GIS软、
硬件对当地群众团体或公民社会是否适宜？要使

GIS 对当地群众有用, 是否只能依赖短期参与项目
的外部机构、出资方或研究机构的帮助？从 PGIS
目前的发展看, 其应用仍存在一些局限性, 但这种
局限性不应视为 PGIS 本身的问题, 各 PGIS 的应用
案例都是应对当时、当地复杂情况不断探索的有益

成果, 是 PGIS没有普适运用模型的真实反映。P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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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发展迅速, 它一方面分享
着常规 GIS 的最新成果, 同样也深刻影响着 GIS 开
发者的建构理念, 并在很大程度上引领 GIS 的技术
发展方向, 正向多学科综合的方向发展。 

随着世界各国研究者对 PGIS的重视, 它正朝着
越来越趋向于科学的方向运动。如: 现在开始有人
把 PGIS 归入批判 GIS(Critical GIS), 认为后者总括
了所有 GIS 社会效应方面的研究, 即 GIS 所再现的
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能否模拟社会过程的研究

(如 : 社会性别的空间运动)[59−60], 这在地理信息科
学(GISci)范围内赋予 GIS 的批判精神以更大的合理
空间。与早期关于 GISci 的争论一样, PGIS 也存在
着能否在某一天概括为一个客观的科学方法的问题, 
换言之 , 作为目前非传统地理信息研究的一部分 , 
PGIS 的科学定位成本是什么[61]？尽管这可能造成

研究与实践关系的紧张, 但这正是所有科学所经历
过的, 因为一种科学越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对其标
准化的要求就会越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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